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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创新网络内涵、运行机制与研究展望*

徐　 蕾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摘　 要　 集群创新网络的研究问题日益受到不同领域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 首先,在梳理创新系统、创新网络、知
识网络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空间视角和结构视角提出集群创新网络的概念;其次,从网络内节点间关系的发展

总结出集群创新网络的 4 个演变特征:网络边界的开放性、网络主体的多元性、嵌入对象的动态演化性、嵌入关系的

多样性;接着,从地理边界和主体类型两个维度将集群创新系统分为 4 种类型,分别考察这 4 种类型的运行机制;最
后,对集群创新网络的未来研究方向作出 4 方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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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f Cluster Innovation Network: Concepts,
Mechanisms and Future Prospects

XU Lei
(School of Management,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The studies on cluster innovation network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in industrial cluster research. Firstly, the concept
of cluster innovation network is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and structure based on related theories of innovation system, inno-
vation network, and knowledge network. Secondly, four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luster innovation network are summed up: the open-
ness of the network boundary, the diversity of network subjects, the dynamic of embedded object, and the diversity of network relation-
ship. Then, cluster innovation network is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from two dimensions of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and subject, and the op-
erating mechanisms are investigated respectively. Finally, we provide som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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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组织形式,其内部

独特的结构和要素联结模式成为其蓬勃生命力的重要

原因。 产业集群内部多元化主体、多样化联系、多要素

组合,构筑起了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集群内企业可通

过知识网络有效吸收网络内知识,从而形成独特的本

地化能力[1],魏江把这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网络称为集

群创新网络[2]。 集群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网络、产业

创新网络、组织间创新网络、企业创新网络在构成要

素、网络基础、运行机制上存在其自身特有属性,并引

起学界和实践界的关注。 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目前

集群创新网络、集群知识网络等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和

对比分析,厘清集群创新网络的内涵、特征,归纳集群

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和实现途径,并对集群创新网络

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1　 集群创新网络的提出

集群创新网络的提出是建立在区域创新系统的概

念基础上的,是在狭窄的地理区域内,以产业集群为基

础并结合规制安排而组成的创新网络与机构,通过正

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促进知识在集群内部创造、储存、
转移和应用的各种活动和相互关系[2]。 与集群创新网

络相对应的,也有研究提出集群知识网络的概念,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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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但本文倾向于用集群创

新网络这个概念,因为对于产业集群来说,其存在的基

本动因是追求企业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而非知识活

动本身,用集群创新网络这个概念更加表征其目的性。
当然,要揭示集群创新网络内部的行为机制,知识网络

分析方法提供了很有力的工具,它有助于把握多样化、
多功能的集群创新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本文

中,a. 从集群创新网络角度做综述,从知识活动层面对

集群创新网络的内在机制做解析;b. 把集群创新网络

与集群知识网络结合起来,并不刻意区分两者的关系。
对于集群创新网络的提出可以从空间视角和结构

视角来考察。 从空间视角看,是从国家创新系统、区域

创新系统到企业创新系统,再到产业创新系统的演化

过程,当把空间视角的区域与产业两个属性结合到一

起,就自然延伸出集群创新系统的组织形式,系统内部

出现了由各种活动主体和要素,通过各种形式构建起

的相互联系,也就是集群创新网络。 这个视角在魏江

中作了系统阐述[2],这里不再综述。
从结构视角考察集群创新网络的提出,我们可以

从瑞典工业界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知识网络概念切

入。 Beckmann 将知识网络描述为进行科学知识生产

和传播的机构和活动[3],Seufert 从要素和功能的角度

对知识网络定义为网络中的人、资源和关系被重新组

合,人、资源和关系只有在知识的创造和转移过程中发

生互动才能实现价值创造,这个过程是一种动态结构,
网络可被持续地扩展[4]。 随着知识网络在空间意义上

的扩展,目前理论上把知识网络解构为三个层次:a. 组
织内业务单元层次。 如 Hansen 运用“知识网络”的概

念解释大公司内部不同业务单元之间知识获取上的差

异,发现知识获取受到业务单元间知识网络关系的影

响[5];再如,Tsai 发现知识网络连带能促进在同一细分

市场竞争的组织单元间的知识分享[6]。 b. 组织间层

次。 Bouty 发现研究人员通过强弱连带在组织间分享

知识[7];Baum, Calabrese 和 Silverman、Powell et al,等
研究了组织间知识网络对组织绩效的作用[8-9]。 c. 国
家知识网络层面。 认为知识网络形成的原因在于社会

和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一个网络,企业、政府、学术界、消
费者和市场中的其他各部门己经形成了知识传递、创
新和利益分配的网络联结[10]。

集群创新网络是特定空间视角知识网络的存在形

态,因此,可以从空间视角与结构视角结合起来考察。
随着产业集群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许多区域经济的

研究者无法用传统的增长极理论或梯度转移理论进行

解释,于是,他们开始将视线转移到狭窄地理空间内的

产业集群上,希望通过揭示地理空间集群内组织间网

络来解释这一现象[11]。 他们在研究产业区时发现,企

业间网络连接对企业自身创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起

到关键性作用。 Lazerson 从根植性角度研究发现,新
产业区需要企业根植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
凭借与区域内的相关产业企业、供应商、客户、地方政

府、中介机构和科研机构等行为主体结成的网络,才能

持续发展[12]。 总之,集群内企业、组织之间所构成的

网络联系性,使相关企业或产业能够紧密联系,形成一

个地方性生产系统,从而使区域成为一个共同体[10]。
综合上述理论演化的过程,集群创新网络是随着

产业组织形式的演化和创新空间的演化相结合的产

物,我们可以把集群创新网络看作特定空间内的区域

创新网络,因此,有关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成果可以很

大程度上借鉴到集群创新网络中,对集群创新网络可

以从多个视角进行解读,如可以从信息视角解读为信

息网络,从知识活动视角解读为特定空间的知识网络,
如有研究把集群创新网络看作是集群组织形态中创新

行为主体之间特定专业知识和知识诀窍的创造性整

合。 理论界对这种特定空间内的区域创新网络开展深

入研究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其在中国情境下具有独

特的作用,如中国的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由于政府强力

主导的产业布局(如重工业基地布局)和民间自发涌

现并存,再加上地方保护所产生的产业空间布局的高

度重合性,使得我国产业集群内创新网络具有强行政

边界控制、强同质性、强当地锁定性等,所以,对我国产

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研究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价值。

2　 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变特征

产业集群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地理特征、内部成员

关联特征、经济外部性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等 4 个方

面。 第一,地理特征。 我国的产业集群往往以某一城

市、某一乡镇为地理边界,而且这种地理边界与行政边

界具有显著的重合性[2]。 第二,内部成员关联特征。
集群内部主体之间出现以价值链为主导,以市场竞争

合作互动为主导,以公共性投入、生产要素互享或互补

为主导的关联模式。 第三,经济外部性特征。 如 Free-
man 认为集群内部存在知识溢出效应[13],Jaffe 研究了

R&D 溢出效应[14]。 第四,社会文化特征。 由于集群成

员地理上的邻近,使得传统文化进一步强化了成员之

间不断重复的互动和信任,维持并促进了各方面的合

作[15-16]。 由于产业集群以上特征的存在,导致了集群

创新网络与其他类型创新网络之间的差异性。 纵观现

有对集群创新网络内节点之间存在关系的发展,进一

步呈现以下 4 方面网络演变特征。
一是网络边界的开放性。 传统集群理论强调集群

创新网络是一种地方性的企业创新网络,近年研究发

现,缺乏超本地网络容易造成本地套牢而导致集群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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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12],强调集群企业应系统构建与集群外部企业和非

企业组织的关系网络来获得外部市场和技术发展的相

关知识,从而为集群企业创新注入动力[17-18]。 Owen-
Smith 和 Powell 通过实证证明,尽管本地知识溢出效

率高于超本地知识溢出,但决定性的、非累积知识往往

依靠“超本地管道”,而非“本地广播”得以传播[19]。
Bathelt,Malmberg 和 Maskell 进一步构建了“本地信息

场-全球管道”( local buzz-global pipeline)模型,认为

集群企业所需的知识和资源需要通过“本地信息场”
和“全球管道”共同实现[20]。 因此,集群创新网络是一

种开放网络,跨越地理边界的集群域外知识网络成为

企业嵌入的重要部分。
二是网络主体的多元性。 对于集群创新网络的构

成主体,姜照华等分为企业、高校、中介机构、政府等 4
方面[21]。 Cooke, Schienstock 则列举了研究机构、大
学、技术转移机构、商会或行业协会、银行、投资者、政
府部门、个体企业等主体类型,并把它们概括为知识应

用及开发子系统、知识产生和扩散子系统两类要

素[22]。 类似的,Asheim et al 则把创新系统内的主体

概括为主导企业和支撑产业、制度基础结构(如研究

和高等教育机构、技术扩散代理机构、职业培训机构、
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等两类[23]。 除了以上这些主

体外,目前产业集群内越来越多出现了知识型服务主

体,朱海燕,魏江把知识型服务主体根据功能不同分为

桥梁型机构和第二知识基功能[24]。 对于我国传统集

群网络内部,不断衍生出来的知识型服务机构,为集群

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三是嵌入对象的动态演化性。 知识网络是一种动

态的网络[24],是各行为主体在交互作用和创新协同中

建立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和结构,这种关系和结构

在企业发展过程、创新过程会有所变化。 由于集群创

新网络具有网络边界开放性和主体多元性的特征,企
业无论嵌入不同地理边界的集群域内、外创新网络,抑
或是嵌入不同功能主体的知识应用开发、知识产生扩

散子网络,均为集群企业成长提供不同的资源和能力,
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集群企业都可以嵌入全部类型的

创新网络,其嵌入的程度受到企业每个发展阶段对知

识的需求[25],以及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包括知识

资源、财务资源、关系资源等) [26] 所决定。 因此,集群

内企业各个阶段嵌入对象呈现出动态演化性。
四是嵌入关系的多样性。 已有文献中对网络关系

嵌入的多样性,可以概括为跨组织边界嵌入、跨地理边

界嵌入和跨技术边界嵌入三种类型。 在跨地理边界嵌

入上,集群创新网络越来越多地同时嵌入到本地网络

和超本地网络。 在跨组织边界嵌入上,出现了集群内

部组织间关系以及集群内外部组织间关系,企业嵌入

不同类型网络必然导致嵌入关系的多样性。 在跨技术

边界嵌入上,集群企业与不同技术主体之间也存在着

正式或非正式、强或弱的连接关系。 进一步地,Rosen-
kopf 和 Nerkar 从组织边界和技术边界两个维度将企

业知识探索划分为 4 种类型:本地搜索、内部技术边界

跨越搜索、外部组织边界跨越搜索和两种边界都跨越

的根本性知识搜索[27]。 Rosenkopf 和 Almeida 则重点

研究了如何突破地理边界和技术边界的约束,实现跨

边界知识搜索和知识整合[28]。 Hendry et al 研究了不

同网络类型(商业网络、知识网络和制度网络)对集群

演化的影响[29]。
正是因为以上集群创新网络特征的不断演化,才

使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多的

可能。

3　 集群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

在对集群创新网络的内涵、特征进行梳理的基础

上,本部分将对集群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进行阐述。
从上文可知,创新网络从地理维度可分为集群域内创

新网络和集群域外创新网络[20];从主体类型维度可分

为知识应用开发网络和知识产生扩散网络[22],本文从

上述两个维度将集群创新网络分为 4 种类型(集群内、
外两种知识应用开发网络揭示集群企业与集群内、外
其他价值链上主体企业之间的联结关系,反映企业在

互动中的知识应用和开发过程;集群内、外两种知识产

生扩散网络揭示集群企业与集群内、外部的教育研究

机构、知识产生扩散机构在互相联结中通过信息流、知
识流、技术流和人力资源流等生产要素促进集群企业

有效的应用和开发知识)。 不同类型的知识网络具有

不同的运行机制,且运行机制实现的途径与依赖的网

络基础也各不相同,已有文献往往集中在对集群域内

创新网络的研究。

嵌入主

体类型

集群域内知识产生扩散网络 集群域外知识产生扩散网络

集群域内知识应用开发网络 集群域外知识应用开发网络

地理范围维度

图 1　 集群创新网络类型示意

已有研究对集群域内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聚焦于

知识溢出和集群学习两方面,Capello 认为集群网络中

知识流动有以下途径:供应商与客户之间,以及本地设

备制造商与使用者之间的联系;特定生产系统内企业

之间所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本地技术型

企业之间技术性员工的流动;从已有企业、高校、公共

部门的研究实验室所衍生的新企业[30]。 Keeble 和

Lawson 通过对剑桥地区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总结了

集群学习的三种机制:显性技术和管理专长以企业家

形式在本地的流动和企业衍生;企业网络交互活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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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员在本地企业间流动[31]。 魏江进一步归纳了集

群学习最常见的三种机制是人才在区域内部的流动,
本地企业网络化联系和企业衍生过程[26]。

集群域内创新网络的网络基础是集群内契约网络

与非契约网络并重。 地理邻近性与认知邻近性使得集

群创新网络内行为主体间建立起密集的非契约网络,
促进隐性知识的传播和共享;接着,紧密的社会网络促

使网络内主体更容易的构建起契约网络,从而有利于

显性、隐性知识的流动,进一步促进社会网络的密切程

度。 而地理临近性与认知临近性作为“篱笆”将集群

外主体隔离在集群域内创新网络之外[32]。 其中,成员

企业之间,或表现为产业链上垂直互动的供应商-客
户关系,或表现为水平方向上竞争或互补企业间的合

作和竞争关系。 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与知

识型服务机构、教育科研机构间的互动,构成了以企业

为中心的纵横交错的集群创新网络。
在契约与非契约网络两类网络基础的条件下,知

识溢出与集群学习两类运行机制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得

以实现:a. 现有研究总结出两类基于网络内各要素间

的非契约网络的实现途径:一是劳动力流动。 自产业

区理论提出以来,人员流动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知识

溢出和集群学习机制[16]。 例如 Brenner 认为集群内员

工的高流动性是集群知识增加与转移的源泉[33],这种

流动既存在于纵向产业链上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之间,
也存在于企业与公共服务机构、集群代理机构之

间[31]。 二是非正式沟通。 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在

集群内的聚集,有利于企业通过非正式渠道分析网络

内知识,即分享智力溢出。 可见,集群域内创新网络拥

有较小的空间距离和认知距离,可以保证隐性知识在

网络内有效传播和共享[34]。 一方面,由于员工流动形

成的人际网络将形成社会信任和共同的知识基础,这
些都成为隐性知识溢出的基础和主要渠道[16];另一方

面,集群内部的知识服务机构作为集群域内创新网络

的主要“守门人”之一,通过教育研究机构的衍生、非
正式交流等方式将新知识扩散到网络中。

b. 已有研究认为,基于契约网络的实现途径可分

为以下几类:知识应用开发网络内部,表现为产业链

(纵向)或竞争合作(横向)关系所形成的交易网络,主
要存在三种形式:供应商———生产商的知识合作(包
括集群域内、外);生产商———客户的知识合作(包括

集群域内、外),这两者间的紧密互动是知识传递持续

性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渠道之一[26,30];配套环节知识合

作,往往在本地企业间发生,但由于外包、协作企业等

形式的存在,有趋势向外部扩散[35]。 知识应用开发网

络与知识产生扩散网络之间的契约网络,表现为产学

研合作;知识型服务机构、教育研究机构为企业提供信

息、技术、咨询以及其它各类服务[36],其目的是为知识

应用开发网络内部,以及知识应用开发网络与知识产

生扩散网络之间更顺畅的知识交流和互动提供保障。
集群域内创新网络通过利用本地契约和非契约网

络以实现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共享、吸收,但容易陷入

本地锁定的困境[37]。 因此,不少学者认为集群企业需

要构建开放的知识网络,不断接触新的技术领域[18]。
与域内创新网络相反,域外创新网络的成员企业间往

往具有较大的地理距离和认知距离,不同的文化背景、
语言体系限制了企业间合作惯例的形成[32],其构建具

有较大的风险[20]。 因而,集群域外创新网络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金钱才能逐步构建、维护;并且为了能够

进行充分准确的进行知识交流、实现知识整合和共享,
双方企业必须进行长期的互动以形成惯例。 因此,域
外创新网络的网络基础往往是长期的、正式的契约网

络,网络内节点间往往是强连接。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
域外创新网络主要通过技术移民、战略联盟、构建超本

地管道、嵌入全球价值链等途径得以实现。
表 1　 集群域内、外创新网络的网络基础与实现途径示意

网络基础:
非契约网络

网络基础:
契约网络

网络基础:
非契约网络

网络基础:
契约网络

知识产生
扩散网络

实现途径:
a. 人员流
动;b. 非正
式沟通

实现途径:a. 产学
研合作;b. 信息、
技术、培训、咨询

—

实现途径: a. 产
学研合作;b. 信
息、技术、培训、
咨询

知识应用
开发网络

实现途径:
a. 人员流
动;b. 非正
式沟通

实现途径:a. 供应
商———生产商的
知识合作;b. 生产
商———客户的知
识合作;c. 配套环
节知识合作

—

实现途径: a. 技
术移民;b. 战略
联盟; c. 构建超
本地管道、嵌入
全球价值链

主体 /地理 集群域内 集群域外

4　 未来研究展望及研究思路

a. 集群内外两类创新网络对集群创新发展的作用

机制。 以往关于集群升级、集群企业能力突破的研究

往往存在本地、超本地网络孰优孰劣、孰轻孰重的争

论,一种思路认为集群创新发展主要依靠集群内部网

络关系,认为本地知识网络通过本地集体学习促进知

识溢出。 例如,Powell et al、Shan et al 等研究认为组织

间知 识 网 络 对 创 新 具 有 正 向 作 用[9,38]; Bastista,
Swann,进一步认为由于集群创新网络的存在,集群内

企业比非集群企业更具创新性[39]。 另一种思路则认

为由地理邻近、认知邻近所导致的集体学习和知识溢

出,也会引发集群企业发展路径的集体刚性与能力突

破的困境,缺乏超本地网络容易造成本地套牢而导致

集群衰落[12]。 而事实上,集群域内、外两类创新网络

对企业创新功能各异,从企业层面探讨两种网络的作

用并不能简单地采用“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观点,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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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权变的观点,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特征所带来的

影响。 例如,各类企业的规模、生命周期均会影响到该

企业不同知识需求和拥有的资源程度的制约,进而影

响到不同类型网络功能的发挥。
b. 深入剖析集群创新网络与结果变量的内在机

理。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重点放在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研究两者之间的直接影响,即分析嵌入性(关系嵌

入或结构嵌入)对经济行为或绩效的主效应,已有研

究基本肯定了企业嵌入作为信息、知识和技术通道的

集群创新网络对获取特定对象的技术、知识的正向作

用[40-41],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内在机理与作用过程缺乏

深入探讨。 特别是集群域内、外创新网络各自具有不

同的运行机制和实现途径,两类网络对结果变量的内

在机理也必定大相径庭。 因此,从嵌入性角度研究集

群创新网络与集群升级,以及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创新

能力的中介机理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
例如,可从知识角度探讨嵌入集群创新系统如何通过

知识获取[42-43]、知识转移、知识整合[44-45] 等中介变量,
促进创新能力、动态能力的提升。

c. 探索知识型服务机构在集群创新网络中的功能

机理。 知识产生扩散网络是集群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

部分,知识型服务机构则是创新网络中的关键节点,集
群企业嵌入集群域内、外创新网络的过程,是伴随企业

与地理边界内外知识型服务机构合作范围的拓展和合

作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因此,从知识型服务机构与

集群制造企业互动的视角来深入解构集群企业嵌入集

群知识网络的过程机理,突显知识型服务机构嵌入在

集群升级、集群企业能力提升过程中的重要功能及其

实现机理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例如,知识型服务机

构嵌入集群创新网络,为集群内企业构筑了一张“有
形”生产网络之外的“隐形”知识网络,从而改变集群

创新网络的结构,并促进知识在集群创新网络不同主

题间的产生、扩散;进一步,知识服务机构作为创新桥

梁,可分为蜜蜂式、红娘式和网关式等三种类型[46-47],
每种类型的功能以及发挥作用的机理也各不相同,考
察不同类型的知识型服务机构在集群创新网络中的功

能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d. 集群企业创新网络双重嵌入的动态演进机制。

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和关系分析,从微观层面是服务

于集群企业的发展,如何把集群创新网络与集群内成

员企业的互动关系解析清楚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包括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化主体结构与集群企业适应性

行为的关系;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化触发因素、过程、多
阶段特性与集群企业能力发展关系;集群创新网络的

演化与复杂性涌现与集群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关系

等。 特别地,集群企业嵌入集群内外创新网络的程度

受到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所需资源和现有资源的决

定,前者表现为集群企业所需互补性知识资源缺口越

大,知识网络越趋向于扩张;反之更倾向于稳定或收

缩,因此,需要研究集群企业网络变化对集群创新网络

的逆向作用[25]。 例如,集群企业网络嵌入的总体特征

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单结构到多结构、从本地网络到本

地、超本地并重;其运行机制的演变与知识网络演进同

步演化,相应地由非契约网络(社会网络)为主慢慢转

向以契约网络为为主等[35]。 因此,从动态角度研究集

群创新网络演变与集群企业成长的演化路径,以及集

群企业同时嵌入集群内外创新网络是对促进集群创新

网络演化的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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